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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日 内景［桐师爷府宅］

刘永富 桐师爷

刘永富垂头丧气，默不吭声。

桐师爷宽慰他道：我看这么着，那几个灶户

不是没有脱离灶籍吗？以这个名义，给王长喜、

谢震淘送去银子，他们是盐运使属官中最能经

事的人，一个运同，一个运判，虽有所贪意，可也

能识得好歹，更何况这么多年来，你刘永富一直

不肯向他们纳好，此番能做出一个姿态来，应该

不会不赏这个脸。

2- 4日 内景［桐师爷府宅］

刘永富 桐师爷

刘永富点头赞同，接上话头：谢震淘以前跟

卢大人办过差，卢大人很赏识他的才干，我兄弟

太保与他交好。王长喜，我多次听先生你说过

此人，也常听人说起他红黑两道通吃，我与他没

有直接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很能运筹。不过，

王、谢二人不相为睦，不知此情是否属实？

桐师爷：这盐衙里头，谁都不知道哪块云彩

会下什么雨，王、谢二人，一个是从四品，一个是

从六品，卑尊之势理应在他们之间上下分明，但

王长喜也是巡盐御使索拉图的近属，私下交好，

谢震淘是卢大人的故吏，在卢大人落难之时谢

震淘一度被搁弃运司闲职，卢大人昭雪后，盐运

使柴鹤群柴大人为其在内务府谋言，方才复

职。王、谢二人不相为睦，表面上看是他们两个

人之间的芥蒂，而实际上是巡盐察院署和都转

盐运使司之间的矛盾，索拉图屡次想动谢震淘，

只是苦于在内务府不力柴鹤群。

说着，桐师爷看了看刘永富说道：我说这

些，可知为何？

刘永富似有所悟，沉吟一下，说道：知情明

事，这是先生常说的。一个倚权索拉图，一个仗

势柴鹤群，而索、柴二人在两淮已是最高盐务专

官，做定王、谢二人，扬州城里的盐事也就顺风

顺雨了。

桐师爷笑了笑：情势即事势，正是这个理，

足见刘帮主处处留心思想。

刘永富抬起眼，久久看着桐师爷：那个索拉

图，彻头彻尾的贪婪好色之徒……我马帮在聚

商之初就已经立下誓言，绝不任人宰割，商道艰

险不可怕，贪官面前自昂头。

桐师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和刘永

富耐心相言：刘帮主当是豪气冲天，这一点我倍

加赞赏，听凭别人宰杀与欺辱这是任人宰割，而

你现在是正道解决为马帮兄弟脱离灶籍，合情

合理。商道艰险不可怕，而我问你，经商之道惟

利是图当天经地义，你无畏艰险而尽怠商略，丧

失前程，这仅仅就算是你的一句誓言就能诠释

得了的吗？至于在贪官面前你自命清高，表面

上看，有几分胆气，而纵观经史，哪朝哪代没有

贪官，而且贪官如云，只是过于愤世嫉俗人才会

放大贪官的狰狞，事实上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有

多少不是匹夫之勇。

桐师爷坐到了棋枰前接着又下起了棋，他

的子落得很慢，在安静的房中，声音显得格外地

响。刘永富站在一边，几次想开言都忍住了，桐

师爷一向赞许他不媚好盐衙的那些贪官，今天

说话的口气如此责怠，让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了，好在刘永富是个机变的人，他坐到了桐师爷

对面。说道：先生的话我听明白了，只是心里别

扭得慌。

桐师爷落下一枚子，“哦”了一声，接着又

说：不过我要提醒帮主，现在外界对你刘永富的

传言多是说你带领的马帮主要就是贩卖私盐，

能拉出一个马帮贩卖私盐的人意味着什么？这

身后没有盐衙的要员做后台？能让你马厩的那

些马跑动得起来吗？

刘永富有些怏怏地道：这都是那些盐霸对

家造谣生事，他们才是与盐衙的那些贪官营私

侵蚀。

桐师爷：正因为如此，你马帮更紧要对付的

就是这些盐霸对家。王、谢二人是这些盐霸不

曾重视的盐衙差官，他们只是按上风的意思行

事，心里也难诉其怨，平时对这些盐霸也苦于没

有机会反倾，如若能得一势，像你们这样的从来

是正道义勇之士与之抗衡，草堂之上借以维持

正义，也能让他们在那些盐霸面前吆喝善取到

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桐师爷说着又沉吟半晌，拂袖而起，接着又

道：这些盐霸实际上也是生意中人，你们马帮个

个使一宗扁担功夫，练得一身钢筋铁骨，这让他

们对你们不得不生几份胆寒，所以只有通过盐

衙的人来对付你们，而一旦盐衙有人在帮衬你

们马帮，可想，这些盐霸对于你们马帮日后会是

怎样的举态。

刘永富露出恍然顿悟的表情，回过头来一

拱手：先生，在下愚顿，才明白这一招棋的精妙。

桐师爷拍拍刘永富的肩膀道：这些人等着

在你身上做文章，你不妨借此也在他们身上找

找下笔的地方，做出一篇更为锦绣的文章来。

2- 5日 内景［马棚东湖——堂房］

刘永富 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

钱汝诚他们在马棚东湖等候刘永富回庄，

由于此行来意就是要会一会这个马帮帮主，候

于中途的时候，有几次，曹树卿建议改日再来，

但都被何书通挽留了下来，午膳时，一个跑运像

是刚回到庄子的汉子匆匆走过来，对何书通嘀

咕了几句，何书通脸色有惊，膳后，他安排好钱

汝诚他们在房中品茶、歇息，自己便离开了房

中。

从桐师爷宅府出来，刘永富直接去了戚太

保家中，两人商榷拟近日在万华酒楼密约谢震

淘。由于心系漕帮常清明托理的辽东来的商

帮，离开戚家便匆匆出了扬州城，与几个兄弟快

马赶回马棚东湖。

刘永富刚回到马棚东湖，何书通快步迎上

在他跟前轻声耳语，告诉他刚刚有人来报，又有

马帮的兄弟在运道上被清兵抓了。刘永富脸色

大变，冷汗从额头落下，他朝庄院内看了看，想

着辽东来的商帮还在等候，稍作犹豫，便立刻对

何书通吩咐道：时辰耽误不得，你速去桐师爷府

上，把他接到庄子里来，我刚刚在他那里，没想

到事态发展竟如此之快，料想赎办被抓的几个

兄弟之事，并非那么简单，就说是我请他来相商

新宜之策。

何书通没有片刻迟疑，没等来得及与刘永

富一起进房与钱汝诚他们见面，就驾驶马车直

奔扬州城去了……

一进房中，刘永富就连忙和屋里坐着品茶

的钱汝诚等打招呼：各位，你们久等了！ 钱汝

诚等忙起身，点头微笑，没等他们接话，刘永富

接着说：阁下哪位是曹先生啊！

曹树卿上前一拱手，说道：在下姓曹，从辽

东来扬州办货，特来拜见刘帮主。

刘永富回拱手：岂敢！岂敢！大家都是兄

弟，就不客套了。

刘永富说着，转脸去看胡守志，由于胡守志

长得一副绿林弟兄般的模样，这让刘永富好生

心仪。

胡守志适时拱手施礼：在下胡守志，拜见刘

帮主！

刘永富回拱手道：幸会！幸会！

接着他又把笑脸转向钱汝诚，上下打量着，

他外似儒雅却眼神中透出一种力量，让人无法

忽视。虽然他在微笑，笑意也传到了他的眼里，

却在无形中给人以压力。

曹树卿从容道：这是我们钱三爷。

刘永富拱手道：幸会！幸会！承蒙钱三爷

厚爱，来寒舍一聚，多有不恭，还望见谅！

钱汝诚一脸诚恳，回拱手答言：惭愧，只不

知刘帮主事务繁多，这个时候来拜会帮主，甚是

打扰！

刘永富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他已经知道马帮

的人被抓，顺着他的话对钱汝诚说道：今日的确

有人意外生事，书通走得匆忙，还没有问悉他，

对阁下，不知招待是否妥贴？

钱汝诚微笑着说道：何兄台见面时就说了，

是官府的人抓了你们马帮的兄弟，本想不便此

时来打扰贵帮，却顾忧贵帮逢事，避而远之，有

所不妥，何兄台说你很快就能回来，故还是心仪

今日拜会。刘永富连忙再次拱手示坐，随后大

家又说了些闲话，刘永富向钱汝诚请教了些辽

东的一些盐事。

刘永富：听漕帮常兄说，阁下的生意做得很

大，都做到京城了，这次来扬州办货，还不知钱

三爷需要在下何以效劳？

一旁的曹树卿突然开口道：不瞒刘帮主，这

次来扬州是想筹得一批散盐西运中原偏荒之

地。辽东虽说也是盐产盛区，但近来盐价飞涨，

盐量甚缺，更何况就算不是这样，但算来跑运花

消也不尽划算，所以还是决定来扬州拜请故交，

看看能否解得燃眉之急。

刘永富：辽东盐价现在是多少？

曹树卿：六七十个钱一斤。

刘永富：那还算是不错了，扬州这样的重产

区，市价都要五十五个钱一斤。

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说：唉！扬州盐事实际

上完全左右在那些霸道盐家的手上，如果不是

他们肆意将盐底售价抬高，哪来这么多的患事。

钱汝诚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道：自古扬

州之盛，实盐政开之。不像我们辽东，近京朝室

官宦多有其眷顾涉政。在扬州，此情我想与我

们辽东相比应是大相径庭。不说别的，扬州的

盐业繁荣，让天下商家倾羡不已，想象着这扬州

的商情定是盐政开明、商政有序啊！哪来的霸

道盐家之说！

刘永富：两淮巡盐察院署巡盐御使索拉图

出身官宦之家，是真正的纨绔子弟，盐政事务完

全不在心上，只知道聚敛财物。扬州有些盐商

以往的亏空很大，盐商针对索拉图好色贪财，物

色美女，搜集珍玩，馈赠于他，结果正中下怀，索

拉图甚至可以答应将以往的亏空一笔勾销，我

说的霸道盐家！嘿嘿！正是这些精明的盐商。

市井中有流传索拉图的一些花絮，钱汝诚

他们当然不会一点没有耳闻，没想到刘永富毫

不避讳所言指名两淮巡盐察院署巡盐御使索拉

图好色贪财，钱汝诚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暗

道：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嘴上却轻描淡写

地说道：是啊！官员敛财本是很正常的事，而被

商人利用谋商当也属自然，如若是谋霸，像我们

这些普通商人，那就没法活了。

刘永富满不在乎地道：怕什么，哼！大不了

大家一拼。

钱汝诚沉吟良久，他被刘永富这突如其来

的愤懑弄得无以言对。

曹树卿补上了一句：是这样，在商言商，充

其量大家都是破财，他们肆意欺人，欺的只是我

们没有“认引”。

刘永富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运商认引贩

盐天经地义，我们马帮有两点和他们运商不同，

一不做与场商的直接生意，所以没有纳课请引

的负担，不与场商交道，而与认引贩盐商人交

道，所以二不做无定引岸的盐运生意，扬州有许

多认引贩盐的散商，但他们没有可侍可依的旱

路跑运劳力，当他们在选择运销划算时，有时走

旱路要比水路更划算。

钱汝诚皱眉道：那不抢了漕帮的生意吗？

刘永富咧嘴大笑：其实，我马帮正是承漕帮

相携，方才拉起旱路这般生意，谁都知道漕帮运

力，水旱两路堪称双雄，如果要归宗的话，我们

应该也算是漕帮的弟兄，只是漕帮从不计较我

们的归姓而已，但的确漕帮是我们的恩主。

钱汝诚恍然大悟，随即有些好奇地说道：听

刘帮主这么一说，帮主像是在做镖局的生意！

刘永富站起身来，踱了几步，回过头来：镖

局做的是全货，而我们做的只是食盐，应该还是

有很大差异，更何况，我们只是求得一点微薄之

利，也正因为利小，相之险恶之境也就不像镖局

那样憾心！

2- 6日 外景［河岸边道——石拱桥］

桐师爷 何书通 小卓

车马辚辚，黄土飞扬，何书通接上桐师爷正

往马棚东湖回赶，一路上，桐师爷多思少语，何

书通有些神情恍惚、心猿意马。

桐师爷忽然问起辽东来的客商。

桐师爷：辽东来的客商来马棚东湖拜会刘

邦主，所为何故？

何书通：是漕帮的人相荐的，说是在扬州办

盐，有求相事。

桐师爷：漕帮引荐的的人，想必生意做得不

小啊！ (未完待续)

□徽印象·人物

李鸿章是美食家
沙一菲

周玉冰

博取众长成一家
李修建和他的书画艺术

□徽印象·文化

李鸿章，安徽省合肥人，清末洋务派

首领，晚清重臣。他 1870年任直隶总督

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

说他媚外，有人说他开明。

过去盛传过一个笑话，说李鸿章乘

外轮出洋，在餐厅进餐时，侍者拿菜单

请他点菜，因为他不懂外语，在菜单上

逐次指四下，所指均为汤类，待者上了

四道汤。

其实，李鸿章是懂得英语的。1896年

李鸿章以太子太傅身份，访问纽约，轰动

了美国。当时美国各大报的记者想尽办

法去抢新闻，《纽约时报》记者抢得最快。

当轮船一靠岸，他们就打听到李鸿章最喜

欢同船上的儿童谈话，尤其是一个叫克梅

倩的小姑娘跟李鸿章最接近，还荣幸地获

得一枚镶着李鸿章照片的纪念章。还有

同船的亚勃姐妹，她们都是歌星，经常和

李鸿章交谈，并被请到李的贵宾舱去表

演，李向姐妹俩亲笔题赠照片。后来，这

姐妹俩因此在百老汇大红特红。另外，李

鸿章在船上还邂逅一位外国的造船工程

师，彼此不时交谈有关造船的事。

至于饮食方面，李鸿章也不像当年官

场上流传的只喝四道汤。当时的纽约《先

锋论坛报》有过记载：清晨五时一碗稀饭，

四碟小菜；六时吃白煮鸡蛋加醋、鸡汤、米

糕；中午吃米饭、绿豆粥、蒸鱼、炖肉、炒猪

肝、马铃薯淋卤汁等。那次出国，李鸿章

随身带有烹制中国菜的名厨和专做中式

点心的师傅，还带着有酒、茶及大量用中

国天山瓦缸泥封口的矿泉水，专供烧菜之

用。最有趣的是润肺养颜、清宫秘制的桂

花皮蛋，成为美国人罕见的珍品。

1896年8月31日，星期六，当时的美

国总统富兰克林，假座华尔道夫国宾行

宫举行国宴。美国方面事先拟定一份具

备山珍海味的豪华菜单，不想后来李鸿

章举行的答谢宴会，竟使前者大为逊

色。菜单完全按照中国皇宫举办的国

宴，并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排

列，顺序上菜。每道菜都有专名，如“福

如东海”鱼、“寿比南山”掌、“貂蝉如意”

汤、“贵妃”鸡、“嫦娥”饼等，这些菜谱都

有秘方配料，用一百多种名贵中药调制

而成，而与宴者却感觉不到一点药味，因

而使他们大为倾倒。这种秘方虽早已失

传，但当年李鸿章所发明的菜谱，至今仍

流传在美国的中国餐馆。

可见，李鸿章实在是一大美食家。

范寿鸣

在许多画廊里看过李修建山水画，整体

感觉是浑厚清雅，意境幽邃。驻足静观，心

灵是宁静与愉悦的，这在于他以质感的笔墨

探索象外之境，构图、用墨、用色严谨精到，

营造出的山水神韵洒脱灵动、浑然苍劲。

他的写意花鸟，我见得较多的是牡丹

和荷花，第一感觉是清雅有格调。画牡丹

的画家太多，画得别具一格不容易。艳俗

与雅致、热烈与灵动，这个分寸是较难把握

的。李修建笔下的牡丹，有富贵的神态、有

灵动的气韵。花瓣颜色丰富而不艳俗，变

化自然，或浓或淡的水墨勾勒出叶子，经脉

细腻别致，似在春风吹拂下摇曳多姿，让人

心动。

1963年出生于合肥的李修建，从小就

喜爱画画。因为家里贫穷，就用笔在地上

画，看到什么画什么。有时，父母让他去买

菜，他悄悄省些零钱去买笔和纸画画，临摹

《芥子园画谱》。在他童年的内心世界里，

不一定有理想要成为一名画家，但画画是

他与生俱来的兴趣，深入骨子里。

在时代召唤中，李修建中学毕业后带

着梦想参军，复员后分配到工厂工作。无

论是在炮火纷飞还是机器轰鸣声中，他脑

中所想的，是关于绘画的构图、用色、线条、

意境。

也许是命运安排，一次不幸工伤事故

使他不得不提前退休离岗。苦寂的岁月

里，慰藉他心灵的是笔墨。他苦摹“四王”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四王”是著

名的宫廷画家，几年临摹，他的山水画功底

扎实，但提笔作画还是缺少一种得心应手

的感觉。无缘拜请大师，他便报考中国书

画函授大学。在淮南面授时，授课老师正

是他仰慕已久的著名画家郭公达，看他示

范作画，李修建有了顿悟感觉。随后岁月

里，他按照黄宾虹、郭公达的路子去追求浓

墨清韵，寒暑不辍，几十年如一日。

李修建的花鸟以王雪涛、孔小瑜为主

要路子，着色上吸收岭南画派的艺术成

就。但他不拘于何家何法，博取众长，笔法

灵动多变。他积极参加画展、笔会，观察大

自然，不放过一切学习机会，重笔法，求意

趣，终于自成一格，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

画展中获奖。

书法上，李修建也是博取百家，书风多

样。不同风格的画面用不同字体题款，选

取自己雕刻的不同印章。这样一来，他的

每一幅作品都是气韵贯通，和谐自然。

李修建为人谦虚朴实，重视画品更重视

人品，在圈内有良好口碑。更让人称道的是

他不慕容华，耐得清苦，在艺术天地里执着

跋涉，也因此走进了数所高校讲坛，从事美

术教学工作。

【链接】

李修建，专职画家，农工党安徽书画院理事。受

聘于安农大、合肥师范学院从事美术培训教学工作。

春酣


